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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罗 周

■对话人：罗 周（青年剧作家）

武丹丹（《剧本》杂志副主编）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应该激起怜悯与恐惧，怜悯要求一

个不应遭受厄运的人，恐惧则要求一个与我们相似的人，而这

种最高程度的怜悯感情，加上我们可能为自己产生的恐惧，便

成了情感（Affect）”。日前在京上演的《碧血丹心大将军》，其主

人公袁崇焕的命运既让人产生高度的怜悯，也为其所遭受的磔

刑而恐惧。

一把周年抓阄得来的弓箭，高高悬挂于舞台布景之上，预

示了袁崇焕戎马一生的命运。随着舞台两侧屏风一开一合，这

场棋局的谜底昭示于众。袁崇焕与满桂两人各身着黑衣与白

衣，像场上的两颗棋子。剧情以袁崇焕死前遭受凌迟为串联的

节点，通过倒叙和插叙的手法，再现了他的戎马一生。袁崇焕乃

抗清名将，但与“丹心三部曲”中另外两位文天祥、于谦相比，是

有争议的人物，正是其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和波折的人生际遇，

使这部话剧更具有冲突性。

“碧血丹心”又名红心、赤胆忠心，该剧通过红色舞台上悬

挂的八条白缟，彰显了袁崇焕为国家、为民族、为社稷出生入死

的一片忠心。该剧以“凌迟”为主线，随着一声声急促的鼓点声，

代表着袁崇焕桩桩“罪状”的八条白缟被鼓手逐一扯下，真相被

步步揭开。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自荐任职

辽东边关，受孙承宗提携保卫宁远，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

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受魏忠贤等阉党人士弹劾

辞官回乡。崇祯帝即位后袁崇焕重归战场，击退皇太极，后遭后

金的反间、廷臣的馋陷，袁崇焕外受强敌威逼，内惧谗佞威胁，

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处以磔刑而死。

剧中展现了袁崇焕耿直、廉政、勇敢的一面：在国家面对危

难时挺身而出、军事部署智勇双全、重国情家情友情；同时他性

格中也有单纯、鲁莽、孤僻的一面。话剧对历史史实做了大量删

减，袁崇焕死因之复杂，除舞台上呈现出的受阉党人士残害、后

金的反间计、京师舆论、觉华岛失陷以及崇祯皇帝的猜疑等原

因，还包括袁崇焕在己巳之变中的失利、擅杀毛文龙事件等，为

了戏剧表达的紧凑，这些情节都被略过。袁崇焕充满矛盾的人

物性格，强化了这部戏的舞台戏剧性。

该剧在舞台上也传达出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愫，如孙承宗

对赵率教的提携之恩，满桂、赵率教与袁崇焕大义凛然的沙场

情，黄蕙兰与袁崇焕的夫妻小家情怀，袁崇焕最后的“苦有来

世，愿天下安”的国家情怀等。

剧中，7位演员饰演了9个角色，他们的动作、姿态、对话、

独白呈现了每个人物不同的特色，如魏忠贤的奸佞，黄蕙兰由

柔弱到铁夫人的转变，赵率教为证其忠贞在战死前嘶声呐喊，

满桂对袁崇焕从拒绝、听命到质疑的心理变化，鼓手在传捷报、

传圣旨、处凌迟时不同情感程度的恰当拿捏。此外，文中亦白话

亦诗词的人物对白，也很好表现了袁崇焕弃文从武背后高风亮

节的文人风骨。

舞台上切换了三种颜色：红色为袁崇焕受刑的主题色，凌

迟酷刑的场景，残忍又撼动人心；插叙中回忆历史片段，舞台多

采用白色或黄色，带有还原事件情景的怀旧色彩；戏剧结尾，对

未来抱有美好期许时，舞台切换成了蓝色，代表着对国家天下

安的美好希冀。

由幕布隔成的过去和现在两重世界，以回忆与画外音的方

式，叙述了袁崇焕的幼年抓阄和青年时代的美好，同时幕布也

充当了抗击后金努尔哈赤的“城墙”。舞台中间的两扇屏风不仅

是战时地图，人物背影也清晰地呈现于屏风之中，如同“人是行

走的影子”（莎士比亚）。舞台上的棋盘与棋子，袁崇焕与满桂这

一黑一白，不仅呈现了二人鲜明的角色关系，也暗喻着他们如

同大明江山的两枚棋子。不同之处在于，满桂最后吐露他不是

袁崇焕的敌人而是他一生的挚友。究竟谁是历史棋局的掌舵

者，是孙承宗、崇祯皇帝，还是他们自己？这盘棋究竟谁输谁赢，

将尽由后人评说。

如《剖肝录》对袁崇焕的评价“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

谅公之心”。一代忠良袁崇焕，战功赫赫，却蒙受冤屈，惨遭酷

刑。然而，袁崇焕大义凛然、勇于救国的一片“碧血丹心”却值得

后世称颂。

《碧血丹心大将军》：

一颗孤胆照英魂
■李会芹

■青推荐

罗周，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26岁博

士毕业，师从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章培恒

教授。2010年，以一部昆曲《春江花月夜》享誉

剧坛，又以京剧《将军道》、锡剧《一盅缘》蝉联第

二十、二十一届曹禺剧本奖。她的横空出世，以

其星汉灿烂的文辞、狂放灵动的想象、高远辽阔

的境界，让我们不仅眼前一亮，更从她的创作中

看到青年一代剧作家的生命光彩，也看到中国传

统戏曲更多的可能性。

2020年元旦之夜，罗周的最新作品昆曲系

列折子戏《世说新语》由石小梅昆曲工作室、江苏

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手搬上舞台，年轻观众济济

一堂、场面热烈、一票难求。

创作的自发、自觉与自由
武丹丹：从事戏剧创作以来，你写了80余部

作品，涉及10多个剧种，你给自己划分过不同的

阶段并总结不同阶段的特点吗？

罗 周：第一部作品写于我在复旦大学读本

科期间。在辅导员李钧老师的建议下，我写了部

话剧《韩非》，并与复旦剧社合作，将之搬上了校

园戏剧的舞台。时任《上海戏剧》主编的赵莱静

先生注意到了这部戏，觉得很有意思，便与我合

作，将之改编为淮剧《千古韩非》，该剧于2005年

由上海淮剧团首演，主演是梁伟平先生。

2007年我自复旦毕业，经作曲赵震方先生、

戏曲理论家汪人元先生推荐，进入江苏省文化厅

剧目工作室工作。这时我尚无专业编剧的自觉，

从话剧《韩非》至我第11部作品、创作于2009年

的话剧《春秋烈》，是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即“兴

趣爱好”的阶段。2010年，我迎来了第12部作

品，也是我专业编剧创作之端点的昆曲《春江花

月夜》，它得到了很多前辈老师的厚爱，他们的鼓

励使我觉得我“大概”是可以“写戏”的，于是进入

自发的练笔阶段，从第13部作品越剧《胭脂扣》

至第21部越剧《牡丹亭》。这期间我的创作水准

上下浮动。

2011年转折点来了，我应邀写了一部取材

于河阳山歌的锡剧《一盅缘》，这第22部作品开

启了我创作的新阶段：从自发到自觉。也就在这

时段，我拜张弘为师。张老师将他浸淫戏曲半个

多世纪的经验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我通过

高密度的创作汲取、体会、实践着这一切，直至第

43部作品京剧《孔圣之母》，逐渐形成较稳定的

创作风格。

在进入“自觉创作”后，仍有前进攀越的空

间，这便是下一个阶段：巩固自觉，走向自由。从

第44部作品锡剧《林徽因的抗战》至第67部越

剧《胡庆余堂》，大抵都属于此阶段。而从第68

部开始，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整理改编之作昆曲

《梧桐雨》，直至新近完成的第83部秦腔《无字

碑》，我进入了在自由创作里不断尝试、努力拓展

的新阶段。

武丹丹：你所说的“自由创作”是指什么？

罗 周：就像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

当深入掌握规律性的写作技巧与方法后，“规矩”

就融入了血液，千变万化不离其宗，而在变化里，

又会有新的突破与发现。作为编剧，我极为幸

运。一方面，张老师与许许多多前辈先生们的爱

护、扶持、帮助，给了我很多滋养；另一方面，我有

幸得到很多检验文本的机会。迄今我创作已上

演的剧目约60部，在与导演、主演、作曲等人的

持续沟通、交流中，我不断地纠偏、学习、提升、

积累。有人问及我剧本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我

说80余个剧本、数百近千稿的反复修改，便是

我的“黄冈题库”，不是我写得多，是对于既非科

班出身也谈不上有多少天分的我来说，只有写

了这么多，才能写得这样好、才有信心越写越

好。因为掉头看去，我每一步行进的脚印，都是

清清楚楚的。

小说生涯与学术生涯的合流
武丹丹：就像你所说，你把昆曲《春江花月

夜》当作“端点”。这个“端点”是否是天分使然？

罗 周：《春江》是我戏剧创作之“端点”，在

那之前，我于无意之中，已做了两方面充裕的准

备。一是从我19岁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

至29岁写就《春江》，整整10年，我没有停止过小

说创作；二是从16岁考入复旦中文系直至26岁

博士毕业，我又老老实实走了一条学术之路。当

我成为一个专业编剧时，发现之前10年的小说生

涯与10年的学术生涯在这里合流了，它们是《春

江》诞生的基础。小说要的是浪漫的想象力与文字

能力，学术强调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与精准表达，

而对戏剧编剧来说，这二者不可或缺、相辅相成。

既要有感性的、澎湃的语言感染力，又要能理性地

去把控，从而令舞台的时空资源一分一秒都不被

浪费、都能最大程度地彰显其艺术价值。

武丹丹：你在创作中出现过瓶颈期吗？

罗 周：第一二个阶段，都是“瓶颈”，尽管写

了不少，却没有形成有效积累。以至于偶然我会

想：我还能不能写出比《春江》更好的戏？如果

《春江》便是我的巅峰之作，那我就是个失败的编

剧。好在我终于寻找到了更上层楼的前行之

路。写到第40余部时，我已完全没有了“能否超

越《春江》”的顾虑，写到第60余部，我意识到我

每一部作品都会有超越之前作品之处,否则我就

不会落笔。

武丹丹：所以你总说自己是个“技术派”，你

是怎么定义创作中的“技术派”的？

罗 周：清晰、精准、“无一字无目的”的创

作。剧本写作就像登山，那攀向巅顶之路，每一

步、每个字都是力的叠加、积蓄与前进，明白自己

谋篇布局、行文遣词全部细节的全部意图，那都

是近乎无可替代的、你能力范围内的最好选择，

只要判断标准不出差错，就能保证不会写出糟糕

的剧本。

武丹丹：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剧本？什么

是糟糕的剧本？

罗 周：关于戏剧之组织构思，结合自身

具体经验，我归纳了8个字：素材、题旨、结构、

剧情。

首先是素材。准备写某个题材时，第一步便

是要阅读相关素材。我有个习惯是尽可能全面

地掌握原始材料。根据题材不同，素材或多或

少，比如《顾炎武》之素材就极多，而《望鲁台》之

素材便极少。芜杂处需要梳理，简陋处更需开

掘。若取材于史实，建议以人物年表或编年体史

书为指引。

其次是题旨。掌握足够的素材后，不妨把最

打动你之处列出来，但别急着写剧本。哪怕材料

跌宕曲折、张力十足，却未必都可入戏。以“动

情”为光照，找到该题材入戏的最高价值，即全剧

“题旨”，那便是我们要攀向的山巅，是剧本创作

之旅的“目的地”。

再次是结构。题旨往往决定了结构，好的结

构必须有利于题旨之实现。有的作品看上去就

像用剧本的形式写了篇小说或散文，这正是因为

作者缺乏对戏曲结构的把握力。

新杂剧：古典戏曲的当代生机

武丹丹：你的作品结构上很有特点，《一盅

缘》《衣冠风流》《不破之城》《孔圣之母》《卿卿如

晤》……很多作品都是“四折一楔子”，被称之为

“新杂剧”，但是也会有读者疑惑，仅仅四折一楔

子，能讲清楚故事吗？

罗 周：中国古典戏曲的文本库主要包含两

方面，一是元杂剧，一是明清传奇。元杂剧通常

是四折一楔子的体例，有时会有两个楔子。其内

容极丰富，伦理剧、公案剧、爱情剧、历史人物

剧……琳琅满目，全用四折主戏的体例来完成，

真是了不起。元杂剧另一特点是分旦本末本，一

人主唱，到明清传奇时，情况发生了改变，生旦净

末丑各行当各有唱段。杂剧与传奇是我戏曲创

作的“涵养之地”，所谓“新杂剧”，是全局上借鉴

元杂剧的体例样式，每一折则借鉴传奇折子戏的

具体写法。这不仅是向先贤致敬，也是一种让古

典戏曲之传承在当下重焕生趣的方法。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不同题材、不同题旨，也

必须做出结构上的调整、变化与拓展。比如我的

楚剧《万里茶道》便是六场戏，以表现万里运茶、

一路崎岖的线条感；京剧《大舜》是上下两篇，以

表现尧舜禹三代君主、两次禅让的传承；锡剧《东

坡买田》也是上下两篇（折），上篇“买田”，下篇

“还契”，一买一还，写苏东坡的崇高人格；昆剧

《浮生六记》是五折一余韵，写一个琉璃世界怎样

被爱与文学逐步创造、最终完成。

武丹丹：确定“结构”之后，考虑的是“剧情”吗？

罗 周：实际上，剧情之裁选与结构之确定

常常齐头并进。明确了最高价值与实现最高价

值的道路，才能准确遴选可进入戏剧的素材原

型，发挥想象力、创造力进行合理虚构、挪移、丰

富、删简……这时“素材”才真正成为“剧情”并需

进一步确定分场及每一场的具体结构方式。

将以上“素材、题旨、结构、剧情”四步工

作做好并“盘”到烂熟于心之后，我才敢开始

剧本撰写。

《当年梅郎》之诞生
武丹丹：以梅兰芳为主角的昆曲《梅

兰芳·当年梅郎》与京剧《梅兰芳·蓄须记》

几乎同时上演，都取得非常好的口碑，堪称

佳话。请以之为例，谈谈你上面提及的

“四步”。

罗 周：《当年梅郎》初稿完成于

2018年初，当时泰州市委宣传部向我

约稿，欲以梅兰芳先生入戏，创作一部

戏曲作品。第一步，素材，即有关梅

先生的文史材料。八卷本的《梅兰芳

全集》是我最主要的素材库。史载梅先生平生仅

返乡一次，即1956年他携夫人福芝芳及幼子梅

葆玖至泰州祭祖并献演《贵妃醉酒》《霸王别姬》

《奇双会》《宇宙锋》等梅派名剧。两小时左右的

演出时长，无法完成对梅先生一生传记之描述，

在选择了以1956年返乡为切入点后，我还需找

到合适材料作为主情节以架构戏剧。

在广泛阅读相关材料的过程中，1913年梅

兰芳初进上海滩这段往事深深吸引到我。一者，

初入上海，照梅先生自述，是他人生之关键时刻；

二者，上海之行，梅先生与王凤卿先生结下一生

友谊；三者，梅先生上海登台，年方20，与泰州登

台的葆玖先生年纪仿佛，父亲眼中的儿子，岂不

正似他当年一般？且梅先生在丹桂第一台的登

台始末，史料起伏曲折、张力十足，更重要的是，

在这块材料里，还有能与受众产生强烈共鸣的

“共情点”。这便引向了第二步：题旨。正如我在

场刊里写道：“最打动我的，并非梅先生在上海一

炮而红的灿烂荣名，而是他走向那个舞台、伫立于

那个舞台的跌宕起落。既遭遇了种种怀疑，又承

担了种种期许，有过困惑、有过游移，最终所有的

支持与猜忌，都化作前行的力量，使他成为了更好

的自己。这样的谦逊、勇敢、昂扬、坚毅，是梅先

生的少年时，也是每个人都有过的少年时，是哪

怕行至千里之外，历经数十载风雨，都令人不敢

忘怀的：我们心中，永远的少年。”

第三步“结构”上，我仍以“新杂剧”为基本体

例，四块主戏分别是“应邀”“再疑”“白夜”“忆

靠”，另外还设置了两个楔子，开头之“返乡”与中

间之“点妆”，关注1956年泰州之行以完成两个

时空的穿插呼应。主戏对应“起承转合”之戏剧

结构。“起”（“应邀”）：丹桂第一台许少卿邀王凤

卿、梅兰芳赴沪演出，通过门里门外商量包银的

细节来表现许少卿对梅兰芳之不信任；“承”（“再

疑”）：通过唱不唱堂会的桥段，绵延、叠加了许对

梅兰芳之质疑；“转”（“白夜”）：所有的怀疑被精

彩的“打炮戏”一扫而空，通过“压台戏”戏码选

择，转向梅兰芳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超越；“合”

（“忆靠”）：梅兰芳晓之以情，得到了王凤卿之支

持，终以《穆柯寨》惊艳上海。

第四步“剧情”是在第三步基础上的丰富与

细化，并思考确定每一折的结构方式。以“白夜”

为例，这里，我需要人物往内心去寻求突破、寻求

答案，需要设计某个契机令他豁然开朗。所以我

拒绝了“群场戏”，而设计了一出“对子戏”，舞台上

只有梅兰芳与黄包车夫二人。散漫闲聊中，清晰

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向光亮处去”，二是“向暗

淡处去”，三是“归来”。第一个层次，梅兰芳重温

了自己肩上那一挂车重；第二个层次，不经意间，

他从车夫处得到启发：“难走的路，我走；别人不

去，我去”；第三个层次，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在梅

兰芳心里摇曳生发。就在这里，出现了全剧我最

喜欢的念白。梅兰芳快意放歌：“以风声为箫、更

声为鼓、星月为顶灯、天地为氍毹……”他疏阔的

襟臆被这个月光如昼的夜晚洗得雪亮。

每一次“命题”创作都是一个考验
武丹丹：京剧《蓄须记》的“素材库”与《当年

梅郎》是一样的吧？

罗 周：是的，只是经阅读、思索、筛选后，因

关注点不同，圈出来的“范围”不一样。《当年梅

郎》完成后，作为梅先生的故乡，泰州还是想做一

部关于梅先生的京剧作品。他们问我能否把《当

年梅郎》移植成京剧，基本内容不变，用板腔体把

剧本重写一遍。可我觉得倘若如此，就只是进行

了一次纯技术的转化尝试，我并不满足于此，就答

应说以梅兰芳为题材，创作截然不同的另一部。

史载1956年梅先生祭祖演出数月之后，他就

赴日演出了，这是他第三次访日演出。经过多方

面综合考量，《蓄须记》选择以抗战时期梅先生蓄须

明志为核心内容，架构戏剧、塑造人物、充实细节。

至于“题旨”，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

家，在战争背景下的坚守与抗争。艺术没有国

界，但艺术家有他的祖国。我将注意力更多投放

到梅先生内心两种真切的力量所形成的巨大张

力上。一是在日军重重的威胁进逼下，先生坚持

民族气节，绝迹舞台；另一方面，是要一个正值壮

年的艺术家离开舞台，他多么痛苦！可梅先生没

有因为痛苦而放弃、而让步，更以他的襟怀素养，

以他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以他饱满强劲的艺术

力量，战胜、超越了这种痛苦，走向他人生的艺术

的新高度。

第三步“结构”，《蓄须记》分“拒票”“拒演”

“写画”“读本”四折，依旧遵循“起承转合”的推进

规律，在第一二折日军胁迫层层加剧后，第三折

之“转”，以画明志，向剧中之中岛、也向台下之受

众，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又博大的京剧世界。

这个世界，既因他而璀璨，又包裹着他、支撑着

他，时刻与他共生共存。到第四折之“合”，我们

看到，梅先生的蓄须不是权宜，而是抉择，不是闪

躲，而是直面，是一次特殊的“亮相”。这不但是

先生个人之亮相，也是抗战时期全中国意志的亮

相；不但彰显了先生的气节，也显示出他对胜利

的期许与信心。

第四步“剧情”及具体结构，以“写画”为例，

也分为三个层次：一、中岛登门求教；二、梅兰芳

以画牵牛花诫之；三、中岛幡然，有感于梅先生之

心志，透露了日军之阴谋。在第二层次里，又分为

三个小层次。怎么画牵牛花才能从图画里感受京

剧艺术？一、以花卉的缤纷颜色对应京戏服装之

色彩斑斓；二、以用笔之轻重缓急通感京剧乐器之

声乐变化；三、以成画之花叶形态对应京剧人物与

戏文剧情；最终唱出“梅兰芳坐也戏、卧也戏，写也

戏、画也戏，言也戏、笑也戏，朝朝暮暮在梨园、我

在梨园”的本折核心唱段最强音，其人格与艺术

也令中岛回归了他作为一个演员的初心。

武丹丹：现在你的多数创作都是委约之作

吧？你又是如何在“命题作文”里辗转腾挪，找到

自己对这个题材的打开方式，完成自己层次丰富

的情感表达？

罗 周：我将每一次“命题”创作都视作一个

考验。一方面，“被命题”令我能接触到一些之前

从未接触过的人物、事件，拓宽了我的视野与生

命的宽广度；另一方面，我会努力寻找自身与它

产生共鸣之处，进而向内心做更深入的探索。两

部《梅兰芳》之外，不少我很满意的剧本，如《一盅

缘》《孔圣之母》《大舜》《望鲁台》《浮生六记》等

等，包括近来将我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的昆

曲系列折子戏《世说新语》，都是命题之作。

武丹丹：你觉得戏剧与文学有何区别？戏剧

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罗 周：就戏剧文学而言，不存在脱离了“戏

剧性”的“文学性”，而“情节性”并不等同于“戏剧

性”，古典戏曲尤其如此。在接下来的创作与理

论教学中，我会更着力于这一点的实践与阐述。

就我个人而言，戏剧创作便是我最重要的生活方

式，我在创作中体验悲喜、体味人生，戏剧使我成

为了“我”。

“剧本创作，无一字无目的”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访戴访戴》》

《《当年梅郎当年梅郎》》

《《浮生六记浮生六记》》


